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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局外人》作为加缪存在主义文学的标志性文本，小说通过主人公默尔索的人生轨迹深刻探讨了“自由”

与“荒诞”这一核心命题。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默尔索在母亲离世后，因无心杀人行为被审判处

决的全过程，具象化呈现了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主人公默尔索拒绝迎合社会预设的情感模式与行

为规范、坚守本真自我，其经历诠释了存在主义中“存在先于本质”的原则，也揭露了世界的荒诞性，

即人类对意义的渴求与世界的非理性回应形成尖锐对立，其中司法审判对道德品格的过度纠结便是其典

型体现。面对荒诞现实，默尔索以捍卫真实、践行自由选择的方式实现精神突围，即便付出生命代价也

拒绝背叛自我本质。该作品通过精妙的文学手法，将抽象的哲学理念转化为具体的生命体验，不仅深化

了我们对加缪荒诞哲学的理解，更为当代人在价值多元、意义危机的社会中，如何坚守自我本性与真实

性、实现精神自由提供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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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landmark text of Camus’s existentialist literature, The Stranger profoundly explores the core 
themes of “freedom” and “absurdity” through the life trajectory of its protagonist, Meursault. Nar-
rated in the first person, the novel recounts the entire process of Meursault’s trial and execution for 
an unintentional killing following his mother’s death, vividly embodying the central tenets of exis-
tentialist philosophy. The protagonist Meursault refuses to conform to society’s prescribed emo-
tional patterns and behavioral norms, steadfastly upholding his authentic self. His experiences in-
terpret the existentialist principle that “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 while exposing the world’s ab-
surdity—the sharp contrast between humanity’s quest for meaning and the world’s irrational re-
sponse. The judicial trial’s excessive fixation on moral character serves as a quintessential manifes-
tation of this absurdity. Confronting this absurd reality, Meursault achieves spiritual liberation by 
defending authenticity and exercising free choice, refusing to betray his essential self even at the 
cost of his life. Through masterful literary techniques, this work transforms abstract philosophical 
concepts into tangible life experiences. It not only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Camus’s philoso-
phy of the absurd but also offers profound insights for contemporary individuals navigating a soci-
ety marked by value pluralism and existential crises—guiding them in upholding subjectivity and 
authenticity while achieving spiritual lib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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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42 年法国作家阿尔贝尔·加缪推出小说《局外人》，这部作品既是 20 世纪文学革新的代表，也是

存在主义文学的标志性文本[1]。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完整呈现主人公默尔索在母亲离世后遭遇的一系

列事件，最终因一次无心杀人行为被审判处决的全过程。作为加缪“荒诞三部曲”的重要组成，《局外

人》与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剧本《卡利古拉》共同构成作家早期对荒诞哲学的系统探索。 
《局外人》的文学革新意义不仅仅只在于讲述了一个疏离与死亡的故事，更在于对人类生存状态进

行了深刻的哲学反思。加缪塑造的默尔索这一角色揭露了现代人在无意义世界中的困境：既难以理解世

界的非理性本质，又无法回避对自我存在意义的追问。这种人与世界脱节的情况，正是加缪定义的“荒

诞”，即：人类对意义的渴求与世界无理性的回应之间的矛盾。 
本文以默尔索的形象与人生轨迹为分析对象，探索存在主义思想中“自由”与“荒诞”这两个定义

的复杂关联。默尔索的困境既反映了个体在荒诞世界中的迷茫与疏离，也展示了一种可能：即通过坚守

真实来实现自我突破。此项研究可以帮助读者能够更深入地把握加缪的哲学思想，理解《局外人》对现

代人生存困境的深刻映射。 

2. 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石 

萨特和加缪都是存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但二人对存在的着力点与理解不同。萨特强调“存在先

于本质”，主张人有绝对自由与选择责任，需主动行动定义自我。加缪则聚焦世界荒诞性，反对通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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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或自杀逃避，认为真正自由是认清荒诞后仍坚守本真、带着激情反抗，以直面现实的姿态实现精神超

越，而非主动改造世界。 

2.1. 存在先于本质 

“存在先于本质”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由让–保罗·萨特首次进行系统阐释。这一原则明

确：人首先存在于人世间，此后通过自身选择与行动逐步定义自我的本质。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

道主义》一书中强调：人没有先天固有的、与生俱来的本性，而是通过自身行为塑造成为自己所是的样

子[2]。 
这一观点与传统的哲学所要求的“人”的本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传统观念里，人的本质往往被

认为先于存在，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论所主张的先天人性论，还是基督教上帝创世说所秉承的预设人性，

都带有本质先定的特征。存在主义坚决地反对各类人性决定论，强调人类个体对自我塑造的绝对责任，

认为人被偶然性抛入世界后，需通过持续介入情境、展开行动来确立自我本质。 
《局外人》一书中的主人公默尔索生动地诠释了“存在先于本质”的原则。他始终拒绝遵循社会所

预设的情感模式与行为规范，坚持以自身本真地状态行事。例如在母亲葬礼上他并未表现出社会期待的

悲痛，在爱情关系中也保持着随性地态度，这些选择共同塑造了他不同于“社会大众”的自我本质。尽

管这种坚持最终将默尔索的结局导向悲剧，但却充分地彰显出个体在面对社会规范时的自主选择权。 

2.2. 世界的荒诞性 

加缪的荒诞哲学源自于对人类生存处境的深刻洞察，其核心立场是人类对意义、明晰性与统一性的

渴望，这种立场是与世界的沉默、混乱及非理性本质之间的对立。人类本能地追求生命意义、终极真理

与统一目标，但世界始终以沉默、混乱和无理性的反应来回应这种追求，这种根本层面的错位构成了荒

诞体验的核心。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一书中开篇提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判断生活是否值

得经历。”[3]这一论断强调了人类对生命意义的质疑是哲学思考的起点。当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机械重复

产生怀疑并且开始追问“为什么”时，荒诞感便会自然产生[4]。加缪把对荒诞的回应分成了三类：生理

自杀通过终结自我生命来逃避荒诞，其在本质上是对荒诞的另一种方式的屈服；哲学自杀通过借助理性

建构或宗教信仰来逃避荒诞，例如克尔凯郭尔的“信仰之跃”；而拒抗行为则是在承认荒诞的前提下继

续自信生活，这是在无意义世界中保持本真的勇气。 
生活中的荒诞体验是普遍存在着的，例如努力工作难以获得认可、奋力追求正义却遭遇不公、真诚

地表达爱意遭到拒绝等都是常见表现。《局外人》中默尔索的审判过程就集中体现了这种荒诞性：司法

系统本应该着眼聚焦于杀人事件的事实真相，但是却过度地纠结他在母亲葬礼上的表现；社会舆论不关

注默尔索杀人行为的前因后果，反而紧盯着他是否遵守常规的情感规范。这种价值判断的错位与逻辑推

演的断裂，正是加缪所指的荒诞性的具体呈现。 

2.3. 人的自由选择 

在存在主义哲学体系中，能够自由地选择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前提。萨特提出“人拥有绝对且无条件

的自由”，这种自由并非源于欲望或意志而是深深根植于人的存在本身。由于不存在上帝的或先天的道

德律令，并没有客观的依据为人的选择提供现实指引，人必须自主选择契合自己的行为与价值观。 
这种自由并非轻松的特权，而是沉重的责任与负担。萨特强调个体的选择不仅关乎个人，更在某种

程度上为全人类的行为树立榜样并定义着“人”应有的模样。因此自由始终与责任相伴，对这种责任的

认知会引发人的烦恼、孤独与焦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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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对自由的理解与萨特存在明显的差异，他在《西西弗神话》一书中提出了与荒诞共存的三条生

活准则：拒抗、自由与激情[3]。对加缪而言真正的自由不在于逃避荒诞，而在于认清人类作为世界陌生

人这一处境后，依然坚持希望地生活，拒绝自杀、也拒绝盲目信仰。这种自由意味着拥抱现世的生活，

从而摒弃对来世的虚假期待。《局外人》中的默尔索始终以拒绝社会规训、坚守真实自我的方式来践行

自己的自由选择。即便是在审判过程中他也拒绝律师的建议去表达悔意以获得减刑，而是坚持袒露真实

感受。尽管这一选择导致他最终被定罪，但这却让他获得了面对死亡时的内心自由。最终默尔索实现了

对荒诞世界的超越，达到了加缪所描述的“对无意义生活的激情”状态。 

3. 默尔索：荒诞世界中的迷失者 

3.1. 情感的荒芜之境 

默尔索的情感世界至今仍是《局外人》中极具探讨价值的一部分。小说开篇通过“母亲今天死了，

也许是昨天，我搞不清楚”的表述立刻将读者带入这种情感疏离的语境。这种看似冷漠的开场白背后蕴

含的感情并非源于他对母亲的憎恨，而是作者意图通过此来反映他与社会常规情感模式的深刻断裂。 
在母亲的葬礼上默尔索并没有表现出社会期待的悲痛情绪。他未看母亲最后一眼，在守灵时仍旧抽

烟、喝咖啡，甚至险些睡着。在葬礼结束后的第二天他就与女友玛丽去看喜剧电影并发生关系。这些行

为在常人眼中看来是道德沦丧，对默尔索而言却只是他内心真实感受的直接表达——他在母亲去世后感

受到的是疲倦与无聊，而非悲伤。 
默尔索与玛丽的关系则进一步展现了他的情感疏离特质。当玛丽询问他是否爱自己时他坦诚地回答

“大概是不爱”；当玛丽提出结婚提议时他表示 “结不结婚都行”。默尔索所表现出的这种对爱情的随

性态度并非是玩世不恭，而是源于他对人际关系本质的迷茫与不确定。他无法理解为何情感必须要被赋

予严肃的形式与承诺。相比之下他更愿意活在当下、随性而为。 

这种态度契合加缪所描述的“荒诞人”特质，即专注于当下的存在，不愿意被虚无缥缈地社会习俗

所束缚。默尔索并非缺乏情感，只是他的情感表达方式无法与社会通行的大众情感语言所理解。在监狱

里他会回忆过去生活的细节，流露出对生命的眷恋；在面对神父的劝导时他会爆发强烈情感，表达对生

命确定性的渴望。这些细节深刻的表明了，他的情感内敛而直接，拒绝迎合社会的情感表演规范的规训，

而这种拒绝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被视为一种罪过。 

3.2. 社会规范的叛逆者 

默尔索的日常行为强烈地表现出对社会规范的系统性拒抗。他满足于小职员的平凡工作而对人人向

往的晋升毫无兴趣；与邻居雷蒙交往也并非出于友谊只是因为“没有理由拒绝”；在雷蒙与情妇的冲突

中选择作证也并非源于正义感，仅仅是因为被要求这样做。 

社会学家高夫曼提出的“印象管理”理论认为：人在社会互动中总会刻意控制他人对自己的印象。

默尔索的“反常”之处在于他完全拒绝这种“印象管理”，并坚持在任何情境中都保持真实的自我。这

种坚持在日常生活中或许仅会引来他人的侧目，但在司法系统的眼中却成为致命隐患。 

默尔索的审判是小说中最具荒诞性的场景。法庭本应该聚焦于杀人事件本身，着眼于调查阿拉伯人

是否构成威胁、默尔索的行为是否属于自卫等核心问题，但审判重点却完全偏离事实，竟出乎意料地转

向了对他道德品格的审查。检察官几乎无视枪杀事件的具体经过，转而集中攻击他在母亲葬礼上的表现，

指责他“昨天埋葬母亲，今天就去游泳、开始不正当男女关系、看喜剧电影取乐”。 

这种将个人道德评价与法律判决混为一谈的做法深刻的暴露了司法系统中的非理性本质。更荒诞的

是默尔索的辩护律师竟在劝他回避真相，表演悔恨情绪，并且声称只要他表示当时无法控制情绪就能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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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谅解。这表明司法系统更关注地是被告人是否符合预设的剧本，而非探求事件的真相。默尔索拒绝这

种表演，宁愿接受死刑也不愿意背叛自我的本质，他的悲剧就在于社会无法容忍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个体，

即便这种不遵守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危害。 

3.3. 精神世界的流浪者 

默尔索的精神世界则体现了现代人对传统信仰体系的疏离。在监狱中神父多次前来提供宗教安慰均

被他坚决拒绝。他不仅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更不愿借助宗教信仰来缓解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态度并非简

单的无神论思想，而是对所有形式精神逃避本能的拒绝。 
默尔索与神父的激烈对话中宣称自己对当下确定性的渴望远胜于对永恒性的追求，他对自身生命与

即将到来的死亡的把握比神父对宗教教义的坚信更为坚定。这番话清晰地展现了他的存在主义立场：即

在无意义的宇宙中，人唯一能确定拥有的便是当下的生命存在与必然的死亡，接受这一现实而非逃避到

虚假的永恒之中才能称得上真正的清醒。 
默尔索对生命意义的迷茫探寻代表了现代人普遍的精神困境。传统的宗教框架崩塌后，人们面临价

值虚无的深渊。而默尔索选择停留在这一深渊中，既不愿意退回旧有的信仰，也不盲目地拥抱新的幻觉。

在监狱里他逐渐适应受限制的生活，苦中作乐地从回忆、睡眠与观察中寻找简单的快乐，展现出他在无

意义中创造微小意义的强大能力。 
加缪通过默尔索的精神旅程表达了真正的勇气不在于找到生命意义的最终答案，而在于坚持面对意

义缺失的问题；不在于通过信仰逃避荒诞，而在于带着荒诞继续勇敢的生活。在这一点上，默尔索与《西

西弗神话》中的西西弗形成了呼应，二者都在无意义的境遇中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意义，在绝望处境中

保持了内心的自由与宁静。 

4. 默尔索：自由意志的坚守者 

4.1. 真实自我的捍卫 

默尔索最可贵的品质在于其对真实自我的坚定捍卫。从养老院到法庭，从工作场景到爱情关系他始

终坚持言行一致，拒绝为迎合社会期待而伪装自己的情感与思想。这种真实并非是刻意而为之的反叛，

而是源于人类自身的存在本质的本能，这是对自我一致性的天然忠诚。 
在爱情关系中，默尔索对玛丽的回应始终直接而诚实。当被问及是否愿意结婚时，他直言回答“结

不结婚都行”；当被追问是否爱玛丽时，他坦诚回应的“大概是不爱”。这些回答并非仅仅是因为他冷

漠无情，而是他拒绝用空洞的承诺替代真实感受的表现。在他看来情感的本真远比社会仪式的虚伪更为

重要，婚姻的价值不应该建立在虚假的宣言之上。 

在审判过程中面对死刑威胁，默尔索依然拒绝按照律师的指示去表达悔意。他清楚地知晓只要表演

“悔恨”就可能获得减刑，但他却选择了坚守自我，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这一选择揭示了存在

主义的重要观点：自由的本质不在于改变外部环境的能力，而在于即便身处极端的境遇，依然坚持内心

真实的一种勇气。 

默尔索的真实性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加缪所倡导的“不带希望地生活”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并非绝

望放弃后的摆烂，而是对现实的清醒接受。即接受世界没有什么终极意义，接受生命没有什么预设目的，

然后在此基础上重振旗鼓、重新展开生活。默尔索通过拒绝虚幻的希望与幻觉来获得独特的自由。他不

会再因不符合他人期待而失望，也不会再为无法实现的理想而焦虑了。 

4.2. 荒诞现实的超越 

默尔索的精神突围并非通过改变外部环境来实现，而是源于他内心的转变与对荒诞现实的超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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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过程中，他逐渐从麻木状态中觉醒并开始反思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反思在他的监狱生活中尤为

明显。他学会回忆过往的生活细节，从那些在常人眼中微不足道的体验中提取珍贵的生命感悟。 
在小说的结尾，默尔索与神父的激烈冲突让他最终彻底接受了生命的绝对荒诞并在这种接受中获得

了内心的平静。他意识到世界的冷漠并非只是针对个人，而是宇宙所固有的本质；社会的审判并非都是

基于正义，而是源于人类的恐惧与误解。这种认知让他从个人委屈中解脱，从而达到了对人类普遍处境

的深刻理解。 
在面对死亡时，默尔索的坦然态度展现了他精神上的升华。他能够想象行刑时围观者的仇恨与尖叫，

却将其视为与己无关的仪式。他希望处决时有众多观众却并非出于虚荣，而是将其作为对荒诞性的最后

见证。这一愿望表明，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了个人命运的局限，成为了人类生存处境的象征。 
默尔索的超越与西西弗的形象形成了深刻的呼应。西西弗被诸神判处永远推巨石上山，但巨石临近

山顶时总会滚落。因此他必须不断重复这一无意义劳作，诸神认为这是最可怕的惩罚。但加缪却提出“必

须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因为他在承认劳作无意义的同时依然坚持推动巨石，从而通过自我的“选择”

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同样地，默尔索是在接受自己死亡结局的同时实现了对自身生命的主宰。 

4.3. 自由选择的践行 

默尔索的一生都是对自由选择的持续践行。从表面上看他似乎只是被动地承受命运的人。事件只是

接连地发生在他的身上，而他只是随机回应。但深入分析会发现，他的每一个行为都是他自己通过自主

选择来达成的结果。他选择不看母亲最后一眼、选择帮助雷蒙写信、选择前往海滩、选择开枪射击并且

在审判中选择不说谎，这些选择共同构成了他的本质。 
默尔索的自由选择在杀人事件中迎来了转折点。阳光炙热的海滩上，当默尔索面对阿拉伯人刀片的

反光时他毅然掏出手枪并开枪。小说在描述这一动作时通过刺眼的阳光让他头晕目眩，汗水模糊了视线

暗示其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这一细节表明荒诞世界中的选择并非总是理性权衡的结果，有时仅仅只是本

能反应与情境压力共同作用的产物。即便如此默尔索在审判中也并未以此为由来为自己开脱，而是坦然

接受了这一选择带来的全部后果。 
在审判过程中，默尔索的自主坚守达到顶峰。他清楚地知晓司法系统需要他来扮演悔过的罪犯。但

他坚决拒绝这一角色，对他来说说真话的责任超越了自我保护的本能。这一选择体现了加缪所描述的那

种“拒抗”的态度，即在认清世界荒诞性的基础上依然坚守自身的尊严与价值操守。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一书中指出“拒抗赋予生活以价值。”[5]默尔索的拒抗并非是积极的革命行

动，而是消极的自我坚守；并非是试图改变世界，而是拒绝被世界改变的行为。这种拒抗使得他在无意

义的世界中创造了独属于自己的意义，使得他在完全失去外部自由的环境中依然保持了内心的自由。这

正是加缪所倡导的荒诞英雄之路：即认清世界的荒诞本质，却不被其压垮，带着这种认知坚定地生活。 

5. 《局外人》中自由与荒诞的表达 

5.1. 哲学维度的深度诠释 

《局外人》既是一本文学作品，也是一篇哲学宣言。它以叙事的形式将存在主义的核心理念具象化

地呈现给大家。加缪通过默尔索的经历把抽象的哲学概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生命体验。从而使得读者能

够直观地感受这荒诞世界的真实面貌以及个体在其中的自由选择。 
小说中世界的荒诞性通过一系列情节得以展现。默尔索的杀人事件本身就充满了偶然性，他恰巧与

朋友前往海滩、恰巧携带枪支、恰巧因阳光刺眼陷入精神恍惚。这些偶然因素的相互叠加深刻揭示了世

界的无理性本质——重大的命运转折往往源于微不足道的偶然。与之相比更加荒诞的是司法系统审判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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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错位，司法程序本应关注杀人行为这一动作本身，但是却转而集中审查默尔索的道德品格；社会舆

论对他杀人的原因漠不关心，却只在意他在母亲葬礼上是否表现出悲伤[6]。 
默尔索在荒诞世界中的自由选择展现了存在主义所秉持的自由的困境与意义。他的自由并非是那种

随心所欲的权力，而是在有限的可能性中坚守真实的勇气[7]。在监狱中他失去了外部的自由，却获得了

内心的自由；在面对死亡时他失去了生命的希望，却获得了存在的确定性。这种自由的辩证法表明了真

正的自由不在于控制外部环境，而在于选择面对生活的态度。即便身处最受限的境遇也不例外。 
加缪曾尖锐地指出荒诞产生于人类呼唤与世界无理性沉默之间的对立，而默尔索的处境正是这种对

立的生动写照。他试图以简单直接的方式生活但是社会却要求他遵守复杂规范；他诚实地表达感受但这

种诚实却被视为挑衅与威胁。在这种对立中默尔索选择坚持自我，尽管这一选择导致了死亡的结局，但

却让他获得了存在的完整性。 

5.2. 文学手法的精妙运用 

加缪在《局外人》一书中运用的文学手法与哲学主题高度统一，小说的叙事风格、语言特点与象征

元素不仅服务于情节推进，更成为表达存在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 
小说在文学手法上简洁直白的叙事风格是营造荒诞氛围的关键。在第一部分中默尔索的叙述近似“案

件记录”，即变现为缺乏情感色彩与价值判断，句子简短，多使用“然后”“接着”等表示时间顺序的

词语，创造出机械、表面化的表达效果。这种风格与默尔索的内心状态相契合，他活在当下并选择不与

过去和未来建立深刻联系，也不为事件赋予额外意义。当这种严肃的叙事风格在审判场景中与社会的官

方话语形成对比时，荒诞感便油然而生了。 

象征元素的运用是这本小说进行哲学思考的重要载体。“阳光”与“大海”作为反复出现的意象本

身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阳光通常代表自然的无情力量，其在母亲的葬礼上让默尔索昏昏欲睡，在杀人

场景中它成为促使他开枪的关键因素；大海则象征着自由与超越，默尔索在海中游泳时感受到的纯粹快

乐，在监狱中回忆大海时的渴望之情，无一都不是对此的体现。这些自然元素与人类社会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前者虽无情却真实，后者虽看似有序却充满虚伪。 

加缪还通过结构安排来强化小说的主题。小说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母亲从去世到杀人事

件发生这一阶段的故事，第二部分描述审判与监禁的过程。这种结构上的对称暗示了因果关系的缺失，

第一部分的事件本应与第二部分的过程形成强劲的逻辑关联，但实际上的联系却具有相当的任意性与武

断性。这种非逻辑式的结构设计本身就是对世界荒诞性的艺术性模仿。 

通过这些文学手法的精妙运用，加缪成功创造了与哲学主题相呼应的美学体验，使得读者不仅在理

性层面上理解荒诞，更在情感层面中感受荒诞。文学表达与哲学思考的完美融合恰恰正是《局外人》成

为经典之作的重要原因。 

6. 《局外人》的现代启示 

《局外人》中默尔索的“真实”在当代仍具精神价值，但也暴露出显著局限性与现实挑战。在价值

多元却又高度联结的现代社会纯粹的“默尔索式真实”难以成为普适性选择，如何在坚守自我与承担社

会责任间找到平衡，成为关键命题。 
默尔索拒绝情感表演与社会规训的姿态，戳中了当代人对“做自己”的渴求。但他将个人真实推向

绝对化的倾向，在现实中往往寸步难行。现代社会是由复杂契约与人际联结构成的共同体，完全无视他

人期待与公共规则的“真实”，这种真实可能异化为自私的借口。比如职场中拒绝必要的沟通协作、亲

密关系中回避情感责任，这种“真实”反而会造成关系的破裂与社会秩序的失衡。当代语境下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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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是默尔索式的消极拒抗，而应是带着责任意识的主动坚守。个人与社会并非绝对对立，真实的表达

需要兼顾他人感受与公共底线。我们可以拒绝虚伪的情感表演，却不能放弃对他人的基本善意；可以坚

守自我选择，却不能逃避选择带来的后果。这种平衡不是对真实的妥协，而是让真实获得社会接纳的必

要前提。默尔索的意义，不在于提供一套生活模板，而在于提醒我们对“真实”保持警醒。在强调个体价

值的今天，我们既要警惕为迎合社会而彻底迷失自我，也要避免将“做自己”异化为脱离现实的极端自

私的主义。真正的精神自由，是在认清世界荒诞性的同时，以负责任的方式坚守真实——既不背叛内心，

也不割裂与世界的联结，这正是《局外人》留给当代人的核心启示。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结尾写道“必须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同样我们也可以认为默尔索是幸福

的。这种幸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物质享受与情感满足，而是存在主义层面的自我实现——他选择忠实于

自己的内心，接受了世界的荒诞本质，并且在拒抗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意义[8]。这种幸福不是逃避现实

的幻觉，而是直面荒诞的勇气；不是快乐的短暂体验，而是对存在本身的肯定。在这一意义而言出发，

《局外人》不仅揭示了荒诞世界的本质，更探索了自由的可能性，成为指引现代人在困境中实现精神突

围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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